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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翻译进法庭，帮聋哑人打一场无声官司
邵阳武冈市人民法院内，肃穆的法庭，熠熠生辉的国徽下，在法官的两边分别坐着原告、被告

及他们的代理律师。这次开庭，没有嘈杂的争吵声，只见原告和被告挥舞着手势动作。而他们中间，
还有一个醒目的角色，她要将原告、被告的手势，用口语传达给法官。

近年来，随着我国司法领域对残障人士诉讼权利的保护措施逐步完善，全国各地法院不仅在硬件
设施上进行了改造，搭建了无障碍法庭，智慧法院的建设也方便了残障人士网上立案、电子送达。

无障碍法庭备受关注，这无形中带火了一份“新兼职”——法庭手语翻译，他们被允许加入庭审，
穿梭于原告、被告和法官之间，在立案、送达、开庭等多阶段满足了残障人士的司法需求。

一份兼职见证了哪些司法改革？又是哪些人在挑战这份工作？ 6 月 12 日，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走进省内两家法院，记录湖南无障碍法庭上的新故事。

和向旭一样，朱卫是岳阳市

特殊教育学校的一名教师，同时

也是岳阳楼区人民法院指定的手

语翻译之一。

朱卫第一次上法庭当翻译是

在 10 余年前。还在学校上课的

朱卫接到通知，要协助警方对

聋哑犯罪嫌疑人进行审讯。“就

这样，我从协助警方进行手语翻

译，慢慢到协助法庭审判。”朱

卫坦言，和在公安局协助审讯不

同，法庭翻译过程心情相对轻松

一些，但难度也更大。

2012 年，一位公交车司机

报案，称公交上出现了盗窃团

伙。警方根据

线索，很快将

盗窃团伙抓捕

归案，结果这

个团伙的 3 名

成员都是聋哑

人——为此，

警 方 求 助 朱

卫协助审讯。

原以为只

是 一 个 简单

的小团伙，没

想到，岳阳市

警方经过审讯，发现三人分工明

确，之后，警方还顺藤摸瓜，抓

捕了分布在其他城市作案的团伙

成员，“前后共有 14人，都是聋

哑人”。

从这个盗窃团伙落网，一直

到开庭审判，朱卫全程参与翻译。

他记得，这群人来自不同城市，

年纪最小的成员仅 13 岁。朱卫

说，站在法庭上，这群嫌疑人

的表情都是呆滞的，他们并不知

道自己要面临怎样的结果。

聋哑人朱卫说，在实际翻译

过程中，很多聋哑人是完全没有

文化基础的，如何用自然手语来

表达晦涩难懂的法律术语是法

庭翻译最大困难。比如最常见的

解释罪名，“该嫌疑人涉嫌盗窃

罪、寻衅滋事罪、诈骗罪”——

这些专业名词，对手语翻译来说，

要花很长时间一点点地跟嫌疑

人解释清楚，“等于是把法言法

语用具体形象的事件再来补充说

明，这样才能让他们明白”。

朱卫协助的更多是刑事案

件，在每次开庭前，他都要和法

院的工作人员提前沟通，了解案

件当事人的听障程度、生活环境、

教育背景等。

如今，除了法庭翻译工作

外，朱卫还会利用业余时间为

法官教学——他举了一个例子，

“在口语中，‘OK’是好的意思，

但是在手语中，这个手势可能

代表着上厕所。”因此，每次开

庭前，他会建议法官不要出现

这个手势，以免引起听障当事

人的误会。

而在庭审过程中，朱卫不仅

要接受来自家属的监督，有时也

会受到当事人的质疑。

一次开庭，朱卫发现，每当

自己翻译当事人的手语时，当事

人总会向旁听席望去。后来他了

解到，为了防止手语翻译的翻译

内容对本人不利，有些细心的当

事人会特意邀请另外的手语翻译

旁听。

而更多的时候，当事人在朱

卫翻译时，会紧紧盯着法官的表

情，根据法官的情绪来判断自己

的“心里话”是否被翻译准确。

“做法庭手语翻译需要不断

去学习，每一个案例都是新鲜的，

需要从头到尾去学习。”朱卫说，

“千万不能依赖以前的经验，就

这样躺在功劳簿里了，这是绝对

不允许的。新的问题总是会出现，

需要不断成长。”

朱卫告诉记者，很多文化程

度不高的聋哑犯罪嫌疑人法律

意识非常淡薄，他们有些人可能

连犯罪或是审判的意义都不太了

解。因此，法庭上的手语翻译往

往需要“多做一步”——除了单

纯的翻译，还要去给他们普法，

去传达法律的威慑性，去警示他

们犯罪后的恶劣后果。

一份比主职更花心思的兼职

一架连接法官与当事人的沟通桥梁

延伸阅读 >>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推进“无障碍法庭”，
省高院出台多项措施

“这是一份很飒的兼职！”在

今日女报 /凤网记者的采访中，两

位法庭手语翻译官都有这样的感

叹。而“手语翻译进法庭”之举，

也见证了中国司法的进步以及各地

法院的创新改革。

记者从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以

下简称“省高院”）了解到，目前，

省内各级法院在处理听障人士案件

时，会根据自有情况判断是否聘请

手语翻译协助审案。而无障碍法庭

的建设，远不止“手语翻译进法庭”。

省高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我

国残疾群体主要可分为肢体障碍、

听力障碍、语言障碍、视力障碍

及智力障碍者，他们在诉讼中遇到

的困难可分为：信息获取、表达

的障碍，以及物理设施环境上的

障碍。除了打造“无障碍法庭”外，

省高院在全省法院集中推出10 项

便民利民惠民措施，其中涵盖“各

地法院在诉讼服务场所建设无障

碍通道”“法官主动到诉讼服务场

所会见当事人”“就地开庭”等。

朱卫的办公桌上，摆满了和手语有关的书籍。

湖南特教老师的“新兼职”——

向旭为离婚
案件中的双
方当事人进
行手语翻译。

审理。向旭是学校推荐的人选，

而这一次，也是她人生中第一次

“进法庭”。

向旭还记得当年审理的是一

起盗窃案。被告是一名聋哑人，

迫于生计，成为一名惯偷。法庭

现场，让她最为难的地方在于要

如何将被告人的心理状态用口语

表达给法官——面对文化水平

较差的当事人，沟通变得异常艰

难，这次家庭用了一个上午。

“在真实的手语语言世界里，

没有标准答案。手语就像万花筒，

绝不存在唯一一种手势。”向旭

说，在严肃的法庭，无差错地

进行翻译太不容易。

向旭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对于聋哑人来说，从被捕、

讯问、起诉到审判，不管是在法

律诉讼的哪一个环节里，手语

翻译都是他们理解他人与表达

自我唯一的传声筒。而作为一名

法庭手语翻译，向旭有三座难以

跨越的大山——不同文化程度

的聋哑人使用手语的差异性、大

量书面语与法律术语的翻译难

度、聋哑人复杂特殊的心理状态。

为了更懂法，向旭只能加强

与法院工作人员的联系。而努力

是有成效的，多年后，当她再次

上法庭翻译，得到了当事人和家

属的认可。

2022 年的一场聋哑人离婚

案件，让向旭印象深刻。

小芳（化名）与小亮（化名）

都是聋哑人，两人于 2019 年登

记结婚，生下了健康的女儿。因

为在语言交流上存在障碍，双方

及家人经常因生活琐事发生矛

盾，2021年，夫妻两人开始分居。

2022 年年初，小芳以夫妻感情

完全破裂为由，向武冈市人民法

院起诉离婚。

“这是多年以来，我第一次

参与的离婚案件的审判。”为了能

够准确翻译夫妻俩的手语，当一

方“发言”时，向旭就要走到身旁，

仔细盯着对方的手势。为了准确

理解当事人的想法，审判员的一

个问题往往要分成好几个小问题

来问，等到二人回答完毕，她得

到当事人的确认信息后，才会再

将其意思准确地翻译给法官。

向旭说，这场官司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

式实施后，武冈市人民法院受理

的第一起特殊离婚纠纷案，涉及

孩子的抚养、教育等问题。为此，

法官向小芳和小亮发放了《家庭

教育责任告知书》，并针对孩子

的家庭教育问题进行了家庭教育

指导。

可如何让当事人完全理解法

律文书内容？

向旭只能把书记员记录下来

的文字给当事人看，当对方看不

懂时，她又将文字内容转换为更

加简单易懂的手势，配上表情进

行情景演绎。

“我会经常上中国裁判文书

网，查看全国关于残疾人的官司

进展。”一份兼职将向旭再一次

与聋哑人捆绑在一起。

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显示——

2021年，有关残疾人的纠纷官

司 286 例，湖南 24 例；2022 年，

有关残疾人的纠纷官司87例，湖

南15例；2023 年 1—6月，有关

残疾人的纠纷官司 64 例，湖南

5 例……

在今年湖南无障碍法庭审

判的 5 例纠纷官司中，向旭就

贡献了不小力量。作为手语翻译，

她让法官和当事人的沟通更加

顺畅。

向旭的本职工作是邵阳武冈

市特殊教育学校启音部的数学

老师，她的日常工作是帮助听障

孩子接受教育，手语便是她和孩

子们沟通的重要方式。

2007 年，武冈市人民法院向

学校发来协助函，希望学校委派

一名特教老师上法庭，协助案件


